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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谢钱钱 实习生 杨诗稢

周五上午 11 点 20 分左右， 马上到杨浦公安分局民警们的午饭时间， 法医吴瑕却换好防护服， 推开了实验室的门。

这是一起盗窃案件， 现场采集的八个检样需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实验流程， 此后， 肉眼不可见的 “痕迹” 将转化为一段完

美的数据。

“在得到数据后， 我们再将它与数据库信息进行比对， 证明这个痕迹是属于失主的。” 吴瑕说道： “你们看到的是血液或

者其他痕迹， 在我们看来其实就是一段段的数据。” 记者发现， 吴瑕和几位同事的生物痕迹分型也被打印出来贴在墙上， 以便

他们在除杂时参考比对。

“我中午经常不吃饭的”， 从提取到检样回到实验室后， 吴瑕一人 “泡” 在实验室， 盯着试管不断添加物质观察其反应，

进行培育、 分析。 “其实这些技术已经可以全自动化处理了， 但经过我们长期工作发现， 人工实验精度更高。” 因此， 她往往
选择亲自下手， 从不耽误一分钟。

这样的工作强度， 对她来说是 “家常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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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法医吴瑕：

从不看恐怖片，我看到的更刺激

基层女法医的酸甜苦辣

某年冬天的一个晚上， 结束了一整天的

忙碌工作， 吴瑕和同事们收拾东西准备下

班。 忽然， 电话铃声急促响起。 报案人称在

某垃圾箱里发现了一只人手， 还称“人手上

全是血”。 气氛凝滞， 所有民警瞬间严肃起

来， 开始安排值班组、 备班组。

一只手背后有一切可能， 可能是当事人

截肢后乱扔， 也有可能涉及命案……当班的

三名法医全部去了现场， 吴瑕所在的小组也

在待命。 三辆警车警笛声划破宁静的夜晚，

到了现场后真相大白： 原来是道具……

回忆起来， 吴瑕感慨道： “我们希望所

有的都是乌龙事件， 都不要是真的。” 虽然

是一起乌龙事件， 却能对吴瑕的工作强度窥

得一二。

作为一名基层女法医， 吴瑕基本上没有

双休日， 遇到突发情况就需要赶到单位、 奔

赴现场。 “基层法医工种人数比较少， 一般

我们三天换一个班次， 每次值班 24 小时。”

一天中所有的非自然死亡案件都与值班民警

相关， 忙起来的时候， 吴瑕一上午甚至跑三

个现场， 每个现场最起码也要一两个小时，

四五个小时也是家常便饭。

上海警方始终以破命案的劲头来对待盗

窃案， 因而每起盗窃案件都会组成专案组，

对法医而言， 需要不断复勘直到得到准确的

检验结果。 在最近的一起非自然死亡案件

中， 吴瑕和同事来来回回去现场取证四次，

得到了 80 多个检样， 一遍遍实验， 直到得

到关键证据。

除了连轴转的工作强度， 法医还可能面

临外部危险。 一起案件的事发现场可以在任

何地方， 楼顶、 阳台、 深山……无论何处，

法医都需要拎着十余斤的现场勘察箱赶赴现

场取证。

在一起高坠案件中， 死者落在一店铺招

牌的平台上，三楼高度、平台狭窄、长时间作

业，一咬牙，吴瑕沿着消防梯爬了上去，上去

后才发现平台几乎毫无落脚之处。“还好，消

防员在我背后扶着我，心里安心不少。 ”

纵使如此，吴瑕的讲述却轻描淡写。从警

11 年来，吴瑕年均勘验各类现场 50 余个，检

案 500 余起，检材 1500 余件，累计参与侦破

案件 500余起。 当谈论起为什么选择这一职

业时，吴瑕的回答很简单：“就是喜欢”。

“这是我的职责，为生者还原真相”

2017 年的一天， 杨浦分局来了两位女

性， 两人抱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孩来报案， 说

是在某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 孩子不幸死

亡。 由于她们的居住地址在杨浦， 案件便转

到了杨浦分局。

起初， 吴瑕见到孩子的尸体时， 并没有

联想到交通事故， 因为她发现， 尸体上并没

有像交通事故那样有一次撞击所造成的伤

痕。 再次调取了两位女性所说的案发地点的

探头， 仍未显示有交通事故发生， 又查看了

附近路口的探头， 也没有拍到任何交通事

故。

敏锐的吴瑕顿时起了疑心， 她提出要对

这两位女子和孩子做亲子鉴定。 结果显示，

她们与孩子完全没有血缘关系。 这时她们才

坦白， 孩子是“租” 来的。

吴瑕当即对尸体进行了检查， 当孩子的

皮肤完全暴露后， 她的心也一沉。 孩子全身

上下新伤摞旧伤， 背部还有一个明显的脚

印。 长期的摧残让整个躯体不堪重负， 最终

导致了死亡。 直到此时， 两女子才承认， 确

实不存在交通事故， 是她们对孩子实施了虐

待。

然而， 当联系到孩子的亲生父母时， 他

们却一口回绝了解剖建议。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吴瑕告诉我们，

这不是她第一次遇到不同意解剖的家属，

“但在侦查工作中， 进行解剖往往能更精准

地为案件定性。”

后来经过吴瑕与同事们的不断劝说， 孩

子的亲生父母终于妥协， 案件的真相得以水

落石出。 吴瑕也感到欣慰： “这正是我的职

责所在， 为生者还原真相。”

除了需要在解剖室直面尸体， 法医还需

要在各种有限的条件下勘察现场。

2012 年一个春天的深夜， 吴瑕与队友

们接到指挥中心的出警指令。 一绿化养护工

人报案称， 在森林公园附近的一片货运铁路

的绿化带中， 看见一个穿着连衫裙卧倒在灌

木丛中的女子。

“那天晚上的光照条件非常不好， 现场

在路灯的背面， 路边又有行道树， 勘察工作

进行了好一会儿。” 吴瑕说， 当她打开手电

筒照明时， 映入眼帘的画面便是高度腐烂的

尸体。 根据穿着与发生， 可以初步判断出死

者是一位女性。

尽管照明条件有限， 但细心的吴瑕还是

在现场发现了蛛丝马迹。 尸体上方的树枝

上， 悬挂了一根软管， 软管弯成一个环状的

圈， 上面还沾有细密的毛发， 这引起了她的

注意。 她立刻与同事合作， 测量了高度， 发

现锁套到地面的距离， 恰好比尸体略高一

点。

吴瑕又当场对尸体进行了解剖： “没有锐

器创伤， 再结合软管与现场的痕迹， 是满足自

缢条件的。” 忙完这些， 天已擦亮。 而此时，

吴瑕已经连续在地上蹲了 2 个多小时了。 后

来， 她对软管上的生物痕迹做了检验和鉴定，

证实了“自缢猜想”。

女性从业者的荣耀与“头疼事”

“读书的时候， 我们班有五十多个同学，

女生只占个位数， 到现在真正还在做这一行的

好像只有三个。” 说到女性从业者， 吴瑕严肃

起来， “法医这一行对女性来说是存在考验

的。”

说到在从业中遇到的头疼事， 吴瑕毫不犹

豫说道： “出现场的时候， 需要大量体力”。

作为一名基层法医， 吴瑕见到最多的是非

自然死亡， 也就是“横死”， 例如说自缢、 跳

楼……当面临自缢案件时， 法医到现场后需要

把尸体放下来， 虽然会有同事帮助， 但在此类

情况下， 吴瑕往往感受到自己体力的不足。

吴瑕还曾去过一个高腐现场。 那是在一片

深夜的树林里， 由于尸体高度腐烂， 吴瑕无法

将尸体搬到验尸所， 只能现场解剖取证， 包括

搬动沉重的尸体、 展开身体的几个面、 打手电

照明等工作都由她和同事解决。 蹲着取证， 一

蹲就是几个钟头。 “这对女性体能上的要求实

际上是非常高的。”

但吴瑕认为， 相对来说， 女性的生活细节

经验可能会更丰富些， 而这样的经验有时也会

成为撬动证据的关键。 “比如说死者手指上有

一道白痕， 很容易联想到他是不是带了戒指？

戒指怎么没有了？”

法医是一门“拿来学科”， 实践中会接触

到千奇百怪的事情， 需要从业者不断地了解各

种新生事物和边缘学科。 吴瑕很自在地遨游在

这片领域， “线索不会无缘无故留在那里， 需

要不断地引用新东西来探究， 这个过程像解密

一样。”

在法医这条路上， 她一直保持着高度的热

爱和好奇心， 赶赴一个个未知现场， 而这样的

热爱， 与年龄无关， 与性别更无关。

尸体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心

2007 年从四川大学法医系毕业后， 吴瑕

考入了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 2009 年正式

参加公安工作， 成为上海市公安局两名女法医

的其中一人， 也是杨浦分局唯一一名女法医。

从警 11 年， 经历过大风大浪， 看惯生离

死别， 但当问起吴瑕面对尸体时是否会感到害

怕， 她的回答是： “害怕”。

她说道： “这不是出于对尸体的害怕， 而

是对未知的恐惧。” 每次接到出警任务时， 她

的心里总是会“咯噔” 一下， 脑海里会闪过无

数种可能性， 现场情况或许会很严重， 或许是

一起残忍的凶杀案， 而背后可能是一个个妻离

子散的家庭……

“但是到了现场， 即使环境恶劣、 条件有

限， 这都是我的职责， 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吴瑕坦言。 在她看来， 尸体是不可怕的， 作案

的“活人” 才是更“可怕” 的。

提起法医， 人们不免想到不少影视剧中的

主角形象： 慧眼如炬， 断案如神。 “都有加戏

改戏的成分”， 吴瑕爽快地说道： “法医的职

责是陈述尸体的状况， 提供线索， 并不是去分

析案情， 并不是侦破案件的主导者。 破案是一

个团队， 大家各自有自己的职责。” 也正因如

此， 吴瑕希望大家能够抛开影视剧来看待法医

这个职业。

“女汉子”亦有绕指情

2016 年， 吴瑕有了一个女儿。 丈夫工作

也忙碌， 家里的孩子只能托给父母管教。 但因

为见过太多幼童、 老人等发生意外事故， 吴瑕

在生活中也给了家人更多的关心。

虽然吴瑕家在二楼， 但在防盗窗的基础

上， 她还给家里装了一层护栏。 在带孩子出门

游玩时， 她也必定是紧紧拉住女儿的手， 不敢

放松。

“现在独居老人多了以后， 也会发生老

人独自死在家中无人知晓的情况。” 因为家里

也有老人， 她也多了一份细心。 “现在我家

里都装满了摄像头”， 自己也能及时察觉家中

情况。

“我从来不看恐怖片的！” 这位雷厉风行

的女法医， 对恐怖片的态度竟是避之不及。 她

笑着说道： “一般人看恐怖片， 可能只是视觉

冲击， 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嗅觉、 触觉冲击， 一

下子仿佛就把我拉回现场。” 视觉往往会唤起

人很多的记忆。 “我觉得没有必要再让自己故

意接受负面的刺激了， 我看到的刺激已经够多

了， 甚至更刺激。”

这样的吴瑕是与工作时呈现出来的完全不

同的柔情一面。 日常生活中， 她也喜欢养热带

鱼， 亲手布景， 选择一些悠闲的方式让自己放

松下来。

此时窗外下起了冷冷小雨。 吴瑕看着雨

景， 回忆起曾经读书时候的事情， 突然说道：

“我那时上解剖课， 突然就觉得， 我既然解剖

了别人， 那将来也把自己的遗体捐献了吧。”

这位女法医就这样身体力行地把自己完全奉献

给了社会……

照片由杨浦公安提供


